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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推动下，中国始终将保障非洲民众粮食安全放在中非

农业合作的关键位置。 中非农业合作所取得的成绩标志着中国农业对外开放合作的不断

深化和高质量发展。 在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这一时代背景下，中非不断加强农业领域交

流与合作，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

理体系改革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粮食安全治理模式必将为助力非洲农业

现代化、提升非洲国家粮食自我保障能力和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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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需品，直接关乎各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１］。 从

人类安全本质出发，粮食权也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权利之一。 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正面临严峻挑战，其
中，非洲粮食安全困境最为显著［２］。 但非洲农业发展面临资金紧缺、基础设施匮乏、生产方式较落后等

现实挑战，无法完全依靠自身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因此，非洲农业现代化水平亟待提高。 在此背景下，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 ２０２４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时宣布，中方将实施包括兴农惠民伙伴行动

在内的“十大伙伴行动”，为助力非洲消除饥饿、保障粮食安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农

业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更是助力非洲消除饥荒、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非农业合作途径愈加多样、影响力愈加凸显，已取得多项务实成果，并向全产业链

延伸。 随着四大全球倡议的陆续提出，中国不仅将粮食安全作为自身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更为非洲国

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治理模式，为维护非洲粮食安全付诸中国行动。 中非农业合作

将为助力非洲发展现代农业、增强非洲粮食安全自我保障能力提供更多支持。 本文将客观分析非洲粮

食安全现状、根源与挑战，聚焦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视域下中非农业合作如何助力非洲应对粮食危机，
并展望未来中非在农业领域合作的前景。

一、非洲粮食安全现状与影响

“粮食安全”的概念界定与内涵阐释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演化过程，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粮食安全政



策的思考变化。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ＡＯ，简称“联合国粮农组织”）于 １９９６ 年在世界粮食首脑峰

会上最终确定了粮食安全的概念①及其四维性质，即可供应性、可获得性、可利用性和稳定性，这也揭示

了粮食作为特殊商品和公共物品的多重属性，即经济属性、政治和社会属性等。 作为特殊商品，粮食具

有经济属性，并呈现从单一商品属性向多维度发展的特点，即从满足人类生存所需营养物质的单一属性

的商品向商品、金融、能源等多维属性转化；作为公共物品，粮食还兼具政治和社会属性，粮食既是保障

政治稳定的根基，也是导致社会动荡的诱因［３］。 正如非洲学者马哈马特·卡比鲁·多多（Ｍａｈａｍａｔ

Ｋａｂｉｒｏｕ Ｄｏｄｏ）所指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其与国家政治与领导力、战略政策、武
装冲突、贸易和经济利益、农业生产和粮食系统、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紧密相连［４］。 粮食安

全早已突破“高政治 －低政治”的简单二元划分和研究窠臼，而被视作可能危及个人与国家生存福祉的

非军事威胁，成为非传统安全和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５］。

（一）非洲粮食安全问题形势严峻

自 ２１ 世纪以来，非洲大陆迎来了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但受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非洲粮食安全

状况依然严峻。 非洲是一个可耕种土地资源丰富、农业生态系统多样的地区。 但是非洲粮食自给率低、
高度依赖粮食进口，许多非洲国家经济主要依靠石油和矿产等资源性大宗商品的出口贸易，农业、渔业

和林业仅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７％ 。 与其他各大洲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居民家庭用于购买

粮食的总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最高，平均值约为 ２３％ ，其中该地区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消费占比高达

３３％ ［６］。 粮食支出的高比例也造成该地区极易受到全球粮食价格波动的冲击，这对其粮食安全和营养

多样性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年来，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给全球粮食价格、粮食生产和供应链的稳定性造

成了负面影响。 目前，非洲粮食不安全状况远远超出全球及其他区域平均水平。 ２０２３ 年，非洲面临中

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普遍率达到 ５８％ ，这一数字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 ２８. ９％的两倍，而在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亚洲和大洋洲，这一比例更接近全球平均值———分别为 ２８. ２％ ，２４. ８％和 ２６. ８％ 。 尽管农

业粮食系统转型是维护粮食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受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恶化的影响，包
括非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政府都不同程度地缩减了农业财政支出，这令非洲国家等广大发展中国家

的农业粮食系统转型和粮食安全问题面临重大挑战。
在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的阴影下，非洲饥饿人口数量正在不断攀升。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联合国粮农组

织、世界粮食计划署（ＷＦＰ）等国际机构联合发布 ２０２４ 年版《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 该报告

指出，全球饥饿问题进一步加剧，全球饥饿发生率连续三年几乎保持在同一水平。 全球饥饿人口比例中

非洲饥饿人口比例上升趋势最为明显。 ２０２３ 年，全球有 ７. １３ 亿到 ７. ５７ 亿人面临饥饿，非洲约有 ２. ９８４
亿人面临饥饿。 换句话说，世界上每 １１ 个人中就有 １ 人、非洲每 ５ 个人中就有 １ 人深陷饥荒。 相比于

亚洲（８. １％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６. ２％ ）、大洋洲（７. ３％ ）等区域，非洲仍是全球营养不良发病率

比例最高的地区，约占 ２０. ４％ ，远超世界平均值 ９. １％ 。 其中，东部非洲、西部非洲、南部非洲、中部非洲

和北部非洲营养不良发病率分别为 ２８. ６％ （１. ３８５ 亿人）、１６. ０％ （７ ０４０ 万人）、９. ６％ （２ ５４８ 万人）、
３０. ８％ （６２２０ 万人）和 ７. ８％ （２０７０ 万人）。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全世界将有 ５. ８２ 亿人患有长期营养不良，
其中超过一半人数在非洲，而全球 ５３％的饥饿人口也主要分布在非洲大陆［７］。 ２０３０ 年全球饥饿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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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９６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世界粮食首脑峰会，对“粮食安全”进行如下阐释：“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

上和经济上获得充足的、安全的和营养的食物，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所需的膳食及食物喜好，就存在粮食安

全。”该定义不仅被后来学界和国际社会广泛接受，而且该定义确定了粮食安全的现代意义和粮食安全的多维性质，
即可供应性（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可获得性（ａｃｃｅｓｓ）、可利用性（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稳定性（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参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气
候变化和粮食安全：风险与应对》，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２６—３２ 页。



比例将与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启动《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时的水平相当。 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严峻性表

明，联合国设定的 ２０３０ 年“零饥饿”目标可能将难以实现，甚至全球粮食安全水平将倒退回 ２０ 年前。
如果世界各国不能尽早消除饥饿，严重依赖粮食进口和国际援助的非洲国家将首当其冲，不仅将面临严

重的粮食短缺和日益增加的生存威胁，更有可能沦为粮食安全问题的最大受害者。
（二）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的多维影响

从粮食的经济属性来看，全球粮食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快速上涨加剧了非洲国家对粮食危机重现的

担忧。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非洲国家粮食和化肥的主要进口来源国。 但乌克兰危机并未直接导致全球粮

食价格上涨，而是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放大了市场的紧张局势。 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粮食价格波动是市

场结构性问题、出口限制、粮食能源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严厉

经济制裁对全球谷物、植物油等农产品交易也造成了严重干扰，大约 １２％的粮食和农产品贸易将面临

供应链风险。 ２０２２ 年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 １４３. ７ 点，同比增长 １４. ３％ ，是自 １９９０ 年有记录以来的

最高水平；２０２３ 年全球食品价格较 ２０２２ 年均值下降 １３. ７％ ，食品价格指数为 １１８. ５ 点，环比下降

１. ５％ ，同比下跌 １０. １％ 。 世界粮食库存量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农业市场主粮储量面临严重短

缺。 在 ２０２２ 年初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全球小麦、玉米和大豆的库存量已经处于历史最低值，相比而言，
全球稻谷的库存量处于较安全的水平。 全球能源、化肥和劳动力等农业生产成本也呈现快速增长的趋

势。 国际运输成本的不断加剧也进一步抬高了进口农产品的价格。 受此影响，身处粮食供应链下游的

非洲国家粮食安全风险不断增加，并对非洲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微观上，从事粮食生产的非洲企业、
农场、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而消费者的粮食购买成本也因此抬高；宏观上，非洲粮食不安全问题将进一

步加重非洲国家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发展滞后，甚至陷入低增长陷阱。 当前最为紧迫的就

是非洲国家将面临农业财政支出的不稳定性。 尽管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是《马拉博宣言》《阿布贾宣言》
等非洲农业发展战略的签署国，但是“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ＣＡＡＤＰ）的落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

难，许多非洲国家被迫将财政支出用于紧急粮食援助或粮食补贴，而牺牲了农业长期发展，远未达到各

国所承诺的农业支出预算 １０％的目标，并且非洲在实现《马拉博宣言》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进

展不足，使得非洲营养不良和饥饿形势雪上加霜，亟待国际社会的支持。
从粮食的政治和社会属性来看，粮食不安全使非洲民众吃饭问题难以保障，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随之激增。 相关数据模型证明，粮食安全与国家治理水平呈正相关性，提高国家粮食治理水平对确保非

洲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尤为重要。 只有人人都能享有包括粮食权在内的平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

权利，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公平与正义。 但是非洲国家一直缺乏经济和粮食主权，特别近年来，粮食逐渐

从生存必需品成为国家战略资源，甚至逐步沦为个别西方国家政治博弈的工具，导致粮食问题的政治化

趋势加重［８］。 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粮食金融化和能源化成为推动近年来全球粮食价格上扬的罪魁祸首。
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将粮食作为金融“衍生品”大搞粮食期权和“圈钱运动”，抬高全球粮食价格；另一

方面，发达国家不顾非洲饥饿人口缺粮现状仅从自身利益考量，将粮食能源化，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以

替代传统能源，不仅导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而且加剧了全球粮食消费需求结构的严重恶化［９］。 随着

发达国家对燃料乙醇等生物质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大量玉米、木薯、高粱等燃料乙醇的主要生产原料

被用作工业用粮，这导致贫困人口的基本粮食需求受到严重抑制。 因此，粮食能源化的趋势将会加剧发

达国家与非洲饥饿人口抢夺粮食，造成局部或区域范围内粮食不安全情况和社会仇恨的增加。 粮食价

格上涨是导致非洲国家居民家庭消费下降、贫困加剧、诱发社会规模性抗议和动荡的重要原因，而粮食

危机极易加剧地区社会动荡。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非洲分部相关报告，受此轮粮食危机的影响，苏丹、
津巴布韦、斯威士兰、马拉维、莱索托、刚果（金）、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等政治和经济脆弱性较高的国

家更容易受到粮食不安全状况的影响；如果粮食供应持续下降、粮食价格不断上涨，该地区政治动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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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抗议的风险也随之增高［１０］。
整体来看，国际局势等因素加剧了非洲粮食安全的结构性困难，凸显了非洲粮食系统的脆弱性，特

别是那些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缺乏粮食主权的非洲国家。 粮食价格上涨对依赖粮食进口的非洲国家来

说是致命打击。 埃及是非洲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占非洲粮食进口的 １９. ３％ 、世界进口的 ３. ７％ ；其次是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尼日利亚等国家。 非洲前十大粮食进口国约占非洲大陆粮食进口量的 ２ ／ ３ 以上，
这也增加了乌克兰危机下这些国家粮食安全所面临的巨大风险。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非洲国家的主粮进

口来源国，特别是埃及和苏丹，分别从俄罗斯进口 ３３％的粮食；乌克兰则分别向突尼斯和埃及出口 ３４％
的粮食和 ２２％的粮食。 乌克兰危机对非洲不同国家的粮食安全冲击具有明显异质性。 此轮粮食危机

对北部非洲地区的影响最为严重，该地区主要以小麦为食，且大部分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麦。 埃及

的小麦进口量占其小麦总消费量的 ６２％ ，其中，埃及 ８６％的进口小麦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 在苏丹和

其他几个北非国家，情况也类似。 整体而言，埃及、毛里塔尼亚、苏丹、刚果（布）等长期依赖小麦、植物

油和化肥进口的国家对粮食价格波动更为敏感，通货膨胀也随之上升，粮食购买力下降，而许多中部非

洲、东部非洲和西部非洲国家受到此轮价格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

二、非洲粮食安全困境的根源与挑战

非洲大陆粮食安全问题由来已久，而且消除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现状所面临的新挑战正在不断加剧。
人口快速增长、气候灾害频发、低烈度武装冲突持续、国际局势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粮食短缺，正在诱发非

洲大陆新一轮粮食危机。
（一）非洲粮食安全困境的产生与溯源

非洲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存在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 非洲大陆是人类农业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多项

考古史实表明，早在公元前 ４ ５００ 年至公元前 ８００ 年，非洲多个地区就开展了对珍珠粟、高粱、稻米等粮

食作物的驯化和农业实践，为农业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新石器时代，随着洲际间动植物的传播以

及人类活动的影响，非洲大陆出现了多样化的粮食生产系统组合，从而形成了高度人为化的农业景

观［１１］。 非洲早期文明也以农业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古埃及文明的兴起正是得益于尼罗河流域适宜的

气候和种植条件，使得古埃及人能够种植小麦、大麦、豆类等多种农作物，富足的粮食储备最终促进了古

埃及经济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１２］。 古埃及的灌溉农田和畜力耕地都为当时提高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

产量做出了重要贡献［１３］。 遗憾的是，非洲古代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技术的辉煌成就未能延续。 到 １７、
１８ 世纪，受奴隶制、跨大西洋贸易和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人民的“粮食主权” （ ｆｏｏ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①被西

方殖民主义者彻底剥夺，非洲国家的主粮种植被迫中断，转而生产西方国家迫切需求的热带经济作物。
通过出口经济作物换取外汇，再从国际粮食市场进口粮食，非洲人从粮食的生产者逐步沦为粮食的购买

者［１４］，甚至许多非洲国家的传统粮食生产、消费和饮食方式也因西方殖民者的强行干涉而被迫改变，非
洲人从食用营养丰富的谷物到营养特性较差的木薯的饮食转变，就是受殖民主强迫种植所导致的。

非洲粮食自给能力严重不足是导致粮食结构性短缺的重要根源。 尽管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

家纷纷取得民族和国家独立，但是“重工业、轻农业”的政策导向一度使得非洲国家对农业部门的财政

投入相对较少。 非洲国家单一的经济结构、对初级商品的依赖以及对农业部门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和

治理机制，最终造成了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技术能力有限，这不仅影响了非洲粮食生产，也成为非洲

消除饥荒和粮食不安全状况的重要障碍。 非洲国家农业部门不仅雇佣了非洲 ６０％以上的劳动力，而且

非洲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整个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 ２５％ ～ ３４％ 。 ２０１７ 至 ２０１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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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谷物产量年均值为 １. ４１ 亿吨；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９ 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谷物产量年

均增长率为 ２. ４２％ 。 预计 ２０２０ 至 ２０２９ 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谷物产量年均增长率为 １. ６６％ ，２０２９ 年

谷物产量约为 １. ６９４ 亿吨［１５］。 尽管近年来非洲粮食生产力略有改善，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

自身农业产量和自给率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再则，非洲国家农业结构多以小规模农作（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为主，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无力购买化肥、农业机械来改善土壤肥力，所以生产要素投入小限

制了粮食产量的提升。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加大了对欠发达国家在粮食安全等民生领域的国际援

助［１６］，其中，非洲国家是多边国际机构、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的主要援助对

象［１７］。 但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一些发达国家不断削减对非洲的援助金额（参见表 １），这使得国际减贫

机制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遇到了严重阻碍。 援助资金也使得许多非洲国家深陷对外依赖

症。 一些西方国家为扩大对非洲影响力和争取力度，还趁机向非洲国家施行多项附加条件的粮食援助，
进一步剥夺非洲粮食主权，抑制了非洲国家应对外部风险、对粮食安全冲击的能力。

表 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年部分 ＯＥＣＤ 成员国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净支付

（单位：百万美元）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美国 ９ ８３９. ７ １１ １９０. ２ １０ ６９３. ８ ９ ５７２. １ １１ ４１７. ９ １３ ８８４. ６ １２ ８８２. ６

德国 ３ ４９８. ７ ３ ６９０. ６ ４ ３２２. ２ ４ ５４９. ２ ５ ８４３. ８ ５ ９３９. １ ５ ０２３. ３

英国 ３ ８５７. １ ３ ８５５. １ ３ ８１６. ５ ３ ８０９. ４ ３ ３４７. １ ２ ３８３. ８ １ ５０８. ９

法国 ２ ２１６. ７ ２ ３６１. ５ ２ ７７３. ０ ２ ９５０. １ ４ ２６７. ４ ３ ５５４. １ ４ ２５９. ７

加拿大 ９７３. ５ １ １３９. ６ １ ３２８. １ １ ０８０. ５ １ ３４１. ３ ２ １４０. ３ １ ８９３. ２

日本 １ ４９４. ７ １ ６７４. ４ １ ３８５. ８ １ ５７２. ５ １ ２４８. ７ １ ９８１. １ １ ９３７. ７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 ＯＥＣＤ 报告整理而成，具体参见 ＯＥＣ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２０２４，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Ｍａｒｃｈ ７，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ｏｅｃｄ⁃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ｆｌｏｗｓ⁃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４ － ｆｂｄ９５６９ｃ⁃ｅｎ⁃ｆｒ？ ｍｌａｎｇ ＝ ｅｎ．

（二）非洲粮食安全问题面临的内部挑战

非洲粮食生产受制于土地利用率、土壤贫瘠等因素。 实际上，非洲的农业生产潜力巨大，拥有世界

上 ６０％的未开垦的耕地面积。 但很多非洲国家可耕种土地面积的开垦十分有限，土地利用率严重不

足，其农业生产增长率还不及人口增长。 在许多非洲国家，农村地区的高人口密度导致农业部门正面临

来自土地短缺和土地面积减少的压力。 另外，土壤肥力是限制非洲粮食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非洲 ４０％
的土壤正面临严重退化，荒漠化更严重破坏了非洲土壤的状况。 由于对旱地粮食生产的强烈依赖和面

临日益严峻的生态挑战，非洲可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整体来看，非洲大陆土壤肥力

分布不均，在萨赫勒干燥的稀树大草原地区，土壤就极度缺乏营养物质，而在东非大裂谷的高地附近，由
河流冲积层和火山活动所产生的肥沃土壤就为大面积粮食种植提供了支持。 尽管许多非洲国家实施了

化肥补贴政策，但非洲地区化肥的使用量是各大洲中最低的。 而且，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化肥的净进口

国，短期内因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化肥价格大幅上涨也会抑制该地区的化肥购买和使用。 水资源严重

短缺是非洲农业发展面临的又一挑战。 非洲农业种植主要依赖于自然降雨，这也导致降雨量少或干旱

直接影响非洲粮食的产量。 近年来，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加剧了非洲水资源短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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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北非人口密集的干旱地区和非洲之角国家，水资源所导致的粮食短缺和粮食不安全现象正在日

益加剧。 例如，东非和非洲之角地区常年受洪水、干旱①和蝗灾的影响，当地民众一直深陷粮食危机和

饥荒。 ２０２３ 年，非洲之角地区至少有 ３ ６００ 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经

历了 ４０ 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以上这些原因共同导致非洲大陆仅仅依靠自身很难实现粮食的可供应性。
非洲粮食需求增长率远远超过本土粮食供应增长率。 人口增长是造成非洲粮食需求增加和粮食对

外依赖性加重的关键因素。 非洲大部分地区粮食生产率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非洲国家主粮自给率

正在不断下降，难以满足基本需求。 目前，非洲本土粮食生产不足以养活该大陆 １４. ３ 亿人口；到 ２０５０
年，非洲人口预计将达到 ２４. ９ 亿。 非洲本土粮食产量仅能满足当地粮食需求的 １０％ ，且当地生产的粮

食营养含量较低，无法满足民众每日膳食的基本营养需求，这些客观原因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国家对进口

粮食的依赖。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小麦、大米、玉米等主粮进口量将增加 ７５％ ，而北非地区

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性将进一步加深［１８］。 根据联合国报告显示，２０２２ 至 ２０５０ 年，世界新增人口的半

数以上将集中在尼日利亚、刚果（金）、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埃及等 ９ 个国家。 其中，刚果（金）和坦桑

尼亚的人口年增长率将达到 ２％甚至 ３％以上［１９］。 尽管迄今为止人类尚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即人

口增长超越粮食生产的增长，但学界关于人口增长和粮食生产之间平衡关系的讨论从未停止过。 根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划分，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全球低收入缺粮国家（ＬＩＦＤＣ）名单由 ４４ 个国家组成，其中，
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等 ３４ 个②非洲国家位列其中［２０］。 对于非洲低收入缺粮国家来说，人
口增长和贫困的双重制约极易造成民众在粮食供应不足时又缺乏购买力，同时降低粮食的可供应性与

可获得性，因而更容易受到粮食危机的直接冲击。
社会不平等、流行病、暴力冲突等粮食供需环节也会对粮食安全提出严峻挑战。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联合

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单位联合发布的《２０２４ 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中指出，暴力冲突、经济冲击、极端天

气是造成重度粮食不安全的主要驱动因素［２１］。 ２０２１ 年初，马拉维因严重饥荒而陷入社会不稳定，新冠

疫情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大规模失业，造成当地民众难以负担或获得基本粮食保障，对政府和经济

状况不满情绪高涨。 另外，武装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数量激增，也是造成非洲粮食危机难以彻

底解决的又一原因。 苏丹一直深陷饥荒和粮食短缺，自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

发生武装冲突以来，苏丹粮食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约有 ２ ０３０ 万人亟待国际社会紧急粮食援助。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至 ８ 月，布基纳法索北部萨赫勒大区频繁遭到武装组织袭击，共造成 ４. ３ 万人被围困并面临严重

食物短缺，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无法进入。

三、中非农业合作的主要途径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国际人道主义粮食援助以来，中非农业合作已走过 ６０ 多

年的峥嵘岁月。 从最初的官方无偿粮食援助到农业援助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农业援助措施呈现系统化、
多样性演化［２２］，中非农业合作方式可谓历经多个发展阶段。 中国坚定维护世界粮食安全、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粮食安全理念，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２３］。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非农业合作迈入了新时代，迎来了更加紧密的新型中非农业合作关系。 中非农业合作已形成较完

善的合作机制，合作途径亦更加丰富，作用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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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历史上，非洲之角低地地区几乎每个世纪都会发生周期性的大旱灾。 具体参见［英］迈克尔·克劳德编：《剑桥非洲

史·２０ 世纪卷（１０４０—１９７５）》，赵俊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０５０ 页。
还包括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

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

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



（一） 积极参与南南合作和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中国始终支持联合国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中心协调作用， 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 国际

农业发展基金、 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粮农三机构的相关工作。 中国通过国际涉粮组织与非洲国家共同推

进南南合作， 助推非洲大陆早日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发展议程“零饥饿”“零贫困”目标。 自 １９９６ 年加入

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框架机制以来， 中国已在非洲数十个国家实施了 ２０ 余个南南合

作国别项目， 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的重要战略伙伴。 多年来， 中国与国际涉粮组织和非洲国

家开展三边和多边农业合作取得了卓越成效， 也获得了国际赞誉。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 中国已派遣长短期

援非专家和技术人员 ２００ 多人次， 向非洲国家转移了 ４００ 多项农业技术， 有效提升了乌干达、 埃塞俄

比亚、 塞内加尔、 马里、 马达加斯加等受援国的粮食安全水平。 ２０１７ 年， 依托中国—联合国粮农组

织—乌干达南南合作项目而建成的“中乌农业合作产业园”被中国农业农村部评为“首批境外合作示范

园区”， 成为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的样板项目， 获得“首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减

贫案例［２４］。 自 ２０２０ 年底起，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数字千村”的倡议下， 中国通过分享其数字乡村的经

验做法为促进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加粮食生产、 促进农业粮食体系转型、 农村发展

和农业现代化树立了典范。 非洲国家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平台积极学习中国农业发展政策、 农

业种植技术和农村减贫经验， 增强了自身农业生产力。 截至目前， 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

作框架下资金援助最多、 派出专家最多、 开展项目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为切实提升和保障非洲粮食安

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粮食安全治理，不仅提出了包括粮食安全在内的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和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还为促进形成更加安全、稳定、合理的国际

粮食安全新局面，推动增强非洲国家在涉粮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发言权以及合理诉求而不断发声。 众

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 与中国农业系统相

似，非洲国家农业粮食系统转型也面临诸如传统耕作与农业机械化、小农种植与规模种植、种植主粮抑

或经济作物等生产矛盾，亟待国际社会的政策倾斜与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非洲国家也与中国等广大发

展中国家一样，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中不得不面对缺乏话语权和定价权的现实困境。 一直以来，中国在联

合国等国际舞台上始终为帮助非洲国家平等实现粮食权而积极呐喊，多次提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粮食

安全的相关议题和倡议，多次谴责美国和欧盟无故实施经济制裁和紧缩措施以阻碍发展中国家粮食权

实现的行为，多次挫败了美西方国家企图利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干扰国际粮食贸易畅通的恶劣行径，
有效维护了非洲国家饥饿人口的粮食权。 例如，面对一个不公平的国际农业补贴环境，身为发展中国家

的中国和印度于 ２０１７ 年向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提交了有关呼吁发达国家削减扭曲农业贸易超额补贴

的联合提案。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中国农业专家屈冬玉博士再次连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 屈冬玉的当选

为进一步提升发展中国家粮食主权和话语权、加快解决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问题、改
善全球粮农格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年 ８ 月，习近平主席在南非出席中非领导人对话会时提出了中非

务实合作三项举措，其中，中国将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通过深化中非农业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磋

商、提升非洲农业产业链和产品附加值、加大农业技术合作、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合作、提高农产品贸易便

利化、保障粮食安全、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推动非洲农业转型升级的实现，体现了中国以实际行动助力

非洲粮食安全治理的坚定决心［２５］。
（二）大力推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的推动下，中非农业合作务实性成果丰硕。 ２０１５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

峰会、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２０２１ 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和 ２０２４ 年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都将农业合作作为中非合作的优先事项。 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框架下采取了多项农业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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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和合作措施，为加强中国粮食安全理念与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ＣＡＡＤＰ）之间深度对接贡献了重要

力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策助力与合作机制。 从政策和机制设置来看，中非之间已形成农业合作的机制平台。 ２０１９

年首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非农业合作机制化的形成，中非双方成立了中国—非洲

联盟农业合作委员会，共同编制《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规划和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升了中非农业合作

机制层次。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第二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在海南三亚召开，论坛发布了中国农业农村部落实

《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合作举措（２０２４—２０２６）和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倡议，为非洲农业可

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助力。 中国还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发起成立了“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现在已有

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 ８２ 个国家加入，共同为粮食安全等发展议题凝聚国际共识；同年 ６ 月，中国提出推

进“促进粮食生产专项行动”与非洲国家共享粮食生产技术与发展经验；同年 １１ 月，外交部非洲司和农

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共同举办了“中非丰收之夜”“非洲粮食安全和中非农业合作”主题沙龙、“中非农

业合作这十年”图片展等系列活动共同回顾中非农业合作成果。 针对粮食减损、粮食供应链、杂交水稻

援外等议题，中国还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布《国际粮食减损大会

济南倡议》，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召开期间设立了专门的粮食现代供应链发展及投资国际论坛，
并举办了“杂交水稻援外与世界粮食安全” 国际论坛；在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期间，
中非围绕“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发展，通往现代化之路”主题展开了热烈探讨。 并发布《关于共筑

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２０２５—２０２７）》（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为未来三年中非农业合作发展指明了方向。 除国家层面外，地方政府也积极为中

非农业合作提供交流平台。 湖南省已成功举办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该博览会为非洲优质食品和农产

品输华提供了便利。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强调中方将与各国协调行动，保
障粮食生产和供应链畅通，避免将粮食安全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中国又发布《全球治理

倡议概念文件》，该文件明确指出中方将支持联合国落实包括“消除饥饿，消除粮食不安全和一切形式

营养不良”等 ５６ 项行动在内的《未来契约》。 整体来看，中国已与 ２０ 个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签署了农

业合作文件共计 ３１ 项；２３ 个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与中国政府签署了 ７２ 项多边和双边农业合作文件。
中非之间已经逐步形成了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之间各层级的农业合作机制［２６］。

第二，紧急粮食援助与农业贸易。 为帮助非洲国家应对粮食安全危机，中国通过捐赠等传统手段，
向非洲国家提供人道主义紧急粮食援助以缓解粮食紧缺国家的状况。 在多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上，中
国政府均承诺向非洲贫困和受灾国家提供粮食援助。 特别是 ２０１９ 年以来，索马里、南苏丹、埃塞俄比

亚、厄立特里亚等非洲之角国家饱受干旱、蝗灾和饥荒的威胁，中国政府已多批次向这些有需要的国家

提供了宝贵的粮援。 自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已向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粮食援助，受到

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 ２０２２ 年以来，中国就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 ３ 万多吨紧急人道主义粮援。 中非

农业贸易成为近年来中非农业合作的最大亮点，中非农业贸易已连续多年稳步增长，中非农产品贸易额

比 １０ 年前翻了近一番。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农产品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国，近年来非洲对华农产品

出口年均增速达 １１. ４％ 。 ２０２３ 年，中国自非洲进口农产品总额达 ５３. ２ 亿美元；２０２４ 年，中非农产品进

出口首次突破 ７００ 亿元。 并且，非洲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越来越畅通，非洲柑橘、芝麻、可可已占到

中国同类产品进口量的一半以上，超过 ３５０ 余种非洲农产品、食品可开展对华贸易。 来自肯尼亚的鲜食

牛油果、卢旺达的辣椒、贝宁的菠萝等新一批非洲特色农产品不仅获得了中国市场准入并出口中国，而
且也为助力非洲农户脱贫致富贡献了力量。

第三，农业投资与援助相结合。 中国在非农业投资与援助主要分为具体的农业项目投资与援助、农
业产业发展援助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等。 首先，具体的农业项目投资与援助帮助非洲提高农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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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在非洲 ３５ 个国家有 ２００ 多家农业投资企业，涵盖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等各产业，其投资

存量超过 １０ 亿美元，大大提高了当地农产品附加值和产量。 除了中资企业以外，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

也积极参与当地农业项目援助。 中国农业大学于 ２０１１ 年起在坦桑尼亚地区先后开展了“小技术、大丰

收”玉米增产项目和“小豆子、大营养”大豆价值链改良项目，分别采用中国的玉米密植技术和玉米套种

大豆技术，提升了农作物产量、改善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兰州大学生态学院熊友才教授团队

根据肯尼亚气候和土壤特征研发的垄沟地膜覆盖栽培新技术，提高了当地旱地节水农业技术水平，当地

玉米和小麦产量得到了显著提高。 其次，针对农业产业发展援助。 中非农业合作正在向全产业链延伸，
其中，中国支持非洲发展现代农业，形成育种、种植、加工、仓储和物流完整体系，打造畜牧养殖和经济作

物特色产业，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高农产品、食品安全水平和附加值。 中国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

合作中心于 ２０１８ 年推动实施了“中国—埃塞俄比亚农业合作项目”，该项目将致力于提升中国与埃塞

俄比亚的肉牛和芝麻产业合作空间，针对产业价值链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开展产学研相结合

的合作方式，以提升埃塞俄比亚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２７］。 最后，除了无偿援建以外，中国还通

过工程承包、直接投资、优惠贷款等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水电

站、水利灌溉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 并且，中国企业还积极打造“小而美”项目以弥补偏远地区农业基

础设施发展不足的现状， 改善当地农业和粮食生产环境。 例如， 中国中铁资源集团、 金诚信矿业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在刚果（金）、 赞比亚等国家投资了很多小型项目， 为非洲乡村农业发展提供了电力、 通

信和水资源。 另外， 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也积极响应“百企千村”活动， 主动与驻在国共同建设中非农业

发展与减贫示范村， 为提升非洲粮食安全发挥企业社会责任。 根据《行动计划》精神， 在非中国企业将

在妇幼健康、 教育培训、 乡村发展、 清洁饮水等领域实施 ５００ 个公益项目， 为当地创造不少于 １００ 万个

就业岗位。
第四，农业技术援助与人才培养。 中国始终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农业合作原则，以农

业技术分享与转让为路径，助力非洲国家增强自身农业生产能力、提高粮食自给率。 包括玉米密植、蔬
菜栽培、木薯快速繁育等 ３００ 多项先进适用技术在非洲实现了推广，带动当地农作物平均增产 ３０％ 到

６０％ ，让非洲 １００ 多万小农户受益。 具体措施如下：首先，共享农作物种植技术和减贫经验。 中国在非

洲国家推广菌草种植和食用菌技术、棉花品种“中国 １ 号”“中国 ２ 号”、杂交水稻、绿色超级稻和海水稻

种植，有效提高了当地单产，为帮助当地农户减贫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已在 ２０ 多个非洲国家推广杂交

水稻种植，大大提高了非洲地区水稻单位面积产量。 例如，中国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累计推广面积超

７. ５ 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达到 ７. ５ 吨，超出当地品种产量的三倍以上，实现了以粮农作物品种改良

实现粮食援助和解决当地粮食安全问题的目标。 中国还在南非、卢旺达、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
莱索托等非洲国家推广菌草项目，建立菌草技术培训示范中心，为非洲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

提供了综合性解决方案。 近年来，中国还在植物工厂建设、作物光能高效利用、种子安全等领域突破了

自然与环境桎梏，颠覆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解决人口与资源间矛盾、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革命性途

径［２８］，这也为有效缓解非洲粮食危机提供了更多路径。 其次，中国通过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助力非

洲国家实现农业技术转移和农业专业人才培养。 中国现代化农业技术可帮助非洲当地提升农作物产量

和农业现代化水平。 截至目前，中国已在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建立了 ２４ 个农业技

术示范中心，派遣 ３６７ 人次农业技术专家，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农作物生产及加工方面的技术示范等，为
非洲国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和减贫合作提供了支持。 中国科学院在肯尼亚设立了中非联合研究

中心，该中心是中国在非洲援建的首个科研机构，为中非双方加强农业科研技术交流、探索适合非洲国

家国情的农业发展道路提供了支持。 最后，开展农业技术研修班和学历学位教育。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农
业农村部系统已为非洲 ５２ 个国家举办了 ４００ 余期农业培训班，累计培训学员近万人次，还多次举办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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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修班，例如“可持续农业发展与智慧农业”研修班、“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生产与粮食安全研修班、
非洲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高级别研修班等。 ２０１５ 年，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落户北京大学，该院将向非

洲学员介绍和分享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等相关经验，并颁发学历学位。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中国—世界粮食计

划署南南合作知识分享平台和云学校成立，为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提供稻米、木薯和菌草价值链线上

技术培训。 许多非洲国家的农业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都认为，中国的农业技术对于非洲来说，经济上可

负担得起，形式上更容易适应非洲农村地区的环境，这也是非洲国家愿意与中国开展中非农业合作的重

要原因［２９］。

四、中非农业合作的未来前景

非洲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和农业资源，其青年人口可为非洲农业发展提供人力储备。 但是，由于非

洲大陆农产品出口附加值极低，非洲农产品贸易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中非农业合

作不仅可以为非洲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赋能，也是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３０］构建

的重要举措。 中非农业合作将有助于提高非洲国家在粮食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方面的附加值，推进

非洲国家粮食产业链的形成。 未来，中非农业合作应借助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框架和“一带一路”平台改

变非洲国家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中的劣势地位，在数字技术、绿色农业、青年人才培养等领域优化资源配

置，尽早实现非洲农业粮食系统转型。
（一）新增长点：数字农业与创新技术

数字农业和创新技术将成为未来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增长点。 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是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关键驱动因素。 农业机械化、自动化不仅可以提高粮食生产力，减少粮食损失，推动农业粮食系统

转型，还可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 但是根据 ２０１８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非盟共同发布的《可持续农业机

械化：非洲框架文件》显示，非洲的农业机械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各个非洲次区域的农业种植主要依靠

人力生产。 作为非洲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国一直在助力非洲农业实现机械化、自动化方面

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 中国农业机械出口为非洲农业机械化和粮食单产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中国价格

便宜且操作简单的小型农业机械深受非洲农民的青睐。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数字农业和创新

技术成为快速提升非洲农业机械化和自动化的重要手段。 从全球范围来看， 农业部门正在经历深远的

技术变革， 其中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无人机等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人类农业生产的方式和效率。 联合国

粮农组织在考察了 ４７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数字农业发展情况后指出， 尽管各个国家农业部门数字

化进程各有不同， 但实现非洲大陆包容、 合作的农业数字化进程对提升非洲农民福祉、 消除贫困和实

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３１］。 埃塞俄比亚、 南非、 肯尼亚等非洲国家都在积

极探索本国的数字农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但其资金和技术水平仍亟需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

大力支持。
伴随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也给非洲农产品销售提供了

更广阔的空间。 根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发布的《非洲国际电子商务白皮书》显示，２０１９ 年非洲电子商务用户

数量已达 ２. ３３ 亿；到 ２０２４ 年，这一数字将增至 ４. ７８ 亿，非洲电子商务发展潜力不容小觑。 但是面对不

平等的数字知识和数字技能，非洲农民和贫困人口急需接受数字技术培训以弥补和缩小当前非洲农业

领域的数字鸿沟，以确保非洲农民和贫困人口能够分享到数字创新所带来的便利和经济红利［３２］。 目

前，中国已经在 ５Ｇ 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硬件制造、光缆铺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方面与非洲国家开

展合作，还正在积极帮助非洲国家改善数字基础设施面貌、建设卫星遥感应用合作中心以提升非洲在农

林水利、防灾减灾方面的能力。 并且，中非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网购等新型业态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

非洲青年人也加入这一行业，接受了中国的数字技术培训。 例如，湖南的中非经贸促进创新示范园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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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第一个中非直播带货基地，其中不乏在华非洲留学生担任直播主播，为非洲农产品带货。 中国还

连续举办多届非洲好物网购节，通过中国各大电商平台推广非洲国家优质农产品。 目前，根据第二届中

非农业合作论坛精神，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已成立，该联盟将为促进非洲国家农业技术提升和中非农

业联合研究助力。 在 ２０２４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方还承诺将扩大非洲农产品准入、深化中非

电商领域合作。 今后，中非农业合作应继续抓住数字创新所带来的巨大红利，加强数字技术转让以提升

非洲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粮食安全自我保障能力，并吸引更多非洲农户加入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当中，助
力非洲农产品销售与农村地区减贫脱贫。

（二）靓丽名片：生态多样性与绿色农业

助力非洲农业粮食系统实现绿色升级是未来中非农业合作的靓丽名片。 农业系统生态多样性对于

确保非洲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生态友好的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生物质能源兴起、新圈

地运动、气候变化对雨养农业冲击等破坏非洲大陆环境、忽视农业粮食系统和生态多样性的行为都将给

地区发展带来不可逆转的危害。 为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危机和人口增长，气候智慧型农业已经成为推动

全球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其适用范围也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不断拓展，为非洲国家增强粮食安

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 尽管非盟和其他次区域组织都出台了“气候适应 ＋ ”等措施以增强

非洲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但目前非洲国家普遍缺乏推广气候智慧型农业的政策性投入，特别是

非洲农村地区的小农和妇女等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边缘群体普遍缺乏开展气候智慧型农业所需

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面对非洲国家的现实挑战，中国始终在机制和技术两个层面上助力非洲国家发展

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农业种植。 从机制层面来看，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推动下，中非之间已签署“中非绿

色发展合作计划”，并实行“中非绿色使者计划”和“中非绿色创新计划”等项目，还与 ５３ 个非洲国家及

非盟共同发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从技术层面来看，除了共同研发和推广新的农作物品种

外，中国还为非洲国家提供气象监测、对外卫星等援助以减缓气候变化对非洲农业发展所造成的次生灾

害［３３］。 中国还通过地球大数据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 ２０２０ 年中国设立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

究中心并研发“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在线工具，为 １１ 个泛非绿色长城机构成员国提供国家土地生产力

动态监测指标，可助力非洲预判该地区土地生产力水平和荒漠化情况等［３４］。
作为农业“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在对非农业合作中始终支持非洲农业粮食系统实现绿色转

型。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之一。 中国

新粮食安全观和大食物观的树立①，可为维护非洲国家粮食安全和实现非洲农业粮食系统转型贡献中

国力量。 例如，中国已在尼日利亚等国推广绿色超级稻种植，帮助当地实现了节水抗旱、少施化肥、优质

高产等育种目标。 另外，中非沼气技术合作为解决当地环境问题、实现环境友好型农业提供了支持。 中

国已在坦桑尼亚、布基纳法索等国实施沼气工程建设，在莱索托推广沼气池，在贝宁、科特迪瓦等国开展

沼气技术合作和培训班。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国际承诺，
２０２１ 年，位于四川成都的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成为中国首批四个“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

和培训联合中心”之一，该所为非洲国家推广低碳循环农业和农村能源相关技术提供了交流、培训和合

作机会。 今后，中非农业合作应继续以提升非洲国家粮食自我保障能力和农业灾害应对能力为出发点，
打造兼具商业利益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农业产业，助力非洲农业粮食系统实现绿色升级。

·９７１·张梦颖等：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视域下的中非农业合作

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明确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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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三）坚实保障和底色：农业青年人才培养

加大对非洲农业粮食系统中青年人才培养是未来中非农业合作的坚实保障和底色。 青年是建立非

洲可持续农业粮食系统和实现非洲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作为世界上青年人口占比最高的大陆，非洲大

约有 ４. ２ 亿年龄在 １５ 岁至 ３５ 岁之间的年轻人。 但是非洲青年人面临较高的失业率，而农业部门恰好

是吸纳新增劳动力的理想选择。 据估计，到 ２０３１ 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５２％的人口仍将居住在农村

地区，届时撒哈拉以南非洲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一半以上农村人口的地区；到 ２０３５ 年，非洲国家大约

需要设立 １ ０００ 多万个新就业岗位，才能够满足不断涌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青年人口，而农业部门

的韧性可为参与农业价值链的年轻人创造大量就业和创业机会。 而且，青年人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

可为非洲农业粮食系统转型赋能。
中国始终是促进非洲青年参与农业粮食系统转型升级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 中国历来重视非洲

青年的发展，特别是农业领域青年人才的培养。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出席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开幕式时所指出的，青年是中非关系的希望所在。 在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不仅宣布设立“鲁班工

坊”、中非创新合作中心等一系列专门项目以提升非洲青年技术能力，还提出了非洲青年农业科研领军

人才和农民致富带头人的培养计划，为非洲农村青年发展提供了生存和就业的机会。 根据 ２０２４ 年发布

的《行动计划》重点举措，中方将在农业、渔业等方面支持非洲国家人才培养，继续推动实施非洲青年农

学研究者卓越培训计划，支持非洲乡村发展领导者培训，届时将有更多非洲青年人从中受益。 另外，中
非未来领袖对话、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中非青年联合会、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等中非青年合

作交流的平台与机制也越来越成熟，有效提升了非洲青年发展能力，加强了中非青年之间的深厚友谊；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浙江大学联合主办的全球农创客大赛，也为包括非洲青年创业者和农业粮食系统

参与者投入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机会，激发并推动了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农业系统转型。 作为中非

人文交流重要平台，中国非洲研究院也积极参与中非减贫经验交流和青年培养。 中国非洲研究院的品

牌项目“大使讲坛”“非洲讲坛”“中国讲坛”多次聚焦非洲农业、中非减贫经验交流等主题，为培养非洲

青年参与农业粮食系统转型、扩大中非青年多领域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今后，中国与非洲国家应

携手联合国、非盟等国际和区域组织，共同促进非洲农村青年发展，提升非洲青年农业技术水平，鼓励和

支持非洲青年企业家投身农业领域。

五、结　 语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全球粮食供应链的严峻挑战，非洲各国以及非盟等区域组织都在积极

寻求摆脱粮食对外依赖性的应对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仅仅依靠非洲自身还不足以改变粮食不

安全现状。 多年来，中非农业合作为提升非洲粮食生产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始终是

中国对非合作的优先重点领域。 随着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携

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将为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升粮食自给率提供机遇，为非洲实现可持

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中国力量。 今后，中非双方应加强推进

数字农业和创新技术，发展绿色农业与智慧农业，加大对非洲农业粮食系统中青年人才培养，为助力非

洲应对粮食安全挑战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汇聚国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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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ｓｅｌ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 ａｌｌ⁃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ｏｉｎｉｎｇ ｈａｎｄｓ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 ａｌｌ⁃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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